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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草根”到 “网红”：势差理论视角下

社会流动现象审视

吕　鹏，李蒙迪

摘　要：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将大众带入高度数字化的虚拟社会，个体以数字化形式活跃在虚拟空间。

数据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众多个体数据汇聚而成的流量，成为草根实现阶层跨越的核心社会资本。草根通过

网络流量资源的聚集、储存、利用，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即通过才艺展示、内容呈现、直播互动、故事建构

等，收获粉丝、关注、点赞、打赏、转发等流量资源，突破阶层边界，成为高网络位势的网红。进而将其转

化为经济收入，实现经济能力、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文化资本的阶层性突破，完成向上社会流动。流量资

源存量和流量资源结构影响网友维持社会阶层的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稳定性，为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提供了

可能，也为社会流动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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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网红”一词爆火，搅动了整个互联网生态。一些草根、素人通过抖音、快手、微博
等社交平台吸引海量互联网关注，在短时间内实现知名度跃升，一跃成为网络红人［１］，实现社会向
上流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网民在虚拟社会中以数字和算法形式获得身份存在［２］，大众进入一个
被数据和流量资源形塑的虚拟空间中，网络位势成为社会阶层地位特征。通过数据和流量资源的聚
合和累积，网民的网络位势得到了提高，底层草根摇身一变成为网红。李佳琦、李子柒、辣目洋
子、丁真等顶级网红火爆全网，草根变网红，成为焦点。在社会示范效应之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
数字化生存形态中追求更高的网络位势，改善现实社会的生活困境，拓展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一、势差与位势：社会流动的理论阐释

（一）势差、位势与社会流动解析
“势”是物理学概念，表示物质的能量与所处的状态。在空间中，物体由于处于某一位置而具

有一定的势能［３］，势能是随空间位置而变化的函数，与物体的位置高低成正比关系［４］。位势的高低
差异导致物质间势能差异 （势差）的存在。物理学的电势效应中，电势的高低呈现正电荷数量的多
少。当电势存在差异时，电子就会从低电势端流向高电势端［５］。势差引起电子的流动，社会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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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差也会引起个体在阶层间的流动。资源的不平衡分布构成资源势差的基础，而资源的多寡又影响
以资源占有量为基础的社会阶层位置。在社会坐标系中，资源的稀缺性、竞争性以及排他性导致不
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资源接触、资源拥有上存在差距［６］，为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提供了评判依据。
资源存量越多，资源位势就越高，通过转化、交换和补偿，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资源存量越
少，资源位势就越低，社会地位也较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的占有量成
为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公民所占有的物质、地位、权力、教育等资源的差异形成
不同的社会地位［７］，呈现一种资源存量的差异，造成社会不平等。根据 “马太效应”，社会地位又
进一步影响了后续资源位势的获得和提升，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精英群体，资
源位势越高，更容易集聚充裕的社会资源，进一步稳定和提升其社会地位。而草根大众，资源位势
相对较低，其资源存量本身就匮乏，在获取资源上也存在障碍，致使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由此，在
社会网络中形成 “反复强化”（高资源位势）— “持续降低”（低资源位势）的失衡态势。
资源不均衡的输送和吸收，产生资源位势差异，扩大了社会阶层差异。资源在不同阶层的不均

衡分布使得高社会阶层、精英阶层固化、定型［８］。上层对社会资源形成总体性垄断，使得社会远离
平衡态，引发了社会断裂，产生动荡和危机［９］。“耗散结构”强调，当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态，系
统当中的某个参量到达阈值，通过与外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形成熵的流动，系统就可能发
生突变，形成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新的稳定有序结构［１０］。可见，位势的高低以及阶层等级
是相对的、运动的。社会资源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个体通过交换、增加和储存社会资源，从低社会
位势走向高社会位势，实现阶层调整甚至跃迁［１１］。当社会层级结构固化，社会失衡到一定程度时，
资源势差开放了社会上升的通道，为社会资源的释放和流动、能量的转移和交换提供了空间。由于
阶层间的绝对资源差异和相对资源差异的存在，社会成员对比较利益的追求，使得社会中的政治、
经济、文化、信息及其他资源由高位势阶层转移到低位势阶层［１２］。精英和草根在资源坐标中的高
低位势差异，形成了资源从高资源位势主体流向低资源位势主体的一种自然压力，推动低资源位势
主体向高资源位势主体靠近［１３］。高位势群体不断耗散社会资源和能量，资源存量减少，位势随之
降低。低位势群体吸收、整合和储存资源，通过静态积累 （储备和维持）和动态更新 （重构和使
用）实现资源存量的增长。低位势群体通过资源储存增加资源存量的同时，也能够通过整合和重构
资源而产生高于高位势群体的新型资源［１４］。随着低位势群体的资源存量增加，必然伴随着其社会
坐标系位置的提高以及社会层级的跃升。精英和草根之间的势差梯度降低，草根获得更多逆袭和翻
盘的机会，势差成为实现社会稳定和平衡的原动力，助推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平衡和有序状态。

（二）数据资源与网络位势的崛起
社会分层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资源优化组合过程中由于资源位势的改变而引起的不同群体对

其占有方式和占有关系的变革［１５］。资源具有促进阶层流动的天然属性，被认为是围绕着社会结构
所特有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动态因素。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革新推动了生产
生活的数据化、网络化。在开放、共享的资源环境下，资源以流量、数据等新形态出现、转移和流
动，扩展了传统的文化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等具象化的资源构成，资源转向了抽
象化的数据和流量，而每一个数据的上升与下降，每一个关注的出现与消失，都将影响网民的网络
位势的提升或降落。所谓流量资源，是指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不断交织与融合而生成的新型媒介
化复合空间 （Ｈyｂｒｉｄ　Ｓｐａｃｅ）中［１６］，网民以计算机作为载体，在公域流量中，捕捉虚拟空间中网民
的关注、观看、扩散和传播，以数据、流量、关注力和曝光度的提高作为有效的资源获取和储存，
进而获得客观阶层地位提升与主观阶层认同增强，实现社会的纵向流动。
不同于传统资源的高门槛、长周期和超稳定结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时间上的极大延续和空间

上的无限延展，改变了资源的类型、资源存在方式以及资源传递和获取的路径。作为一种新型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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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类型，流量资源具有低门槛、公开性和移动性特征。即新媒介和富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交平台的
扁平化，网络门槛的降低，让更多的草根与素人可以参与进来，“人人都拥有自己的１５分钟成名时
间”。大数据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资源，它的公开、共享使得资源在整个网络中流动和传播，每一
个素人能够相对公平、公开地获得、储存和集聚曝光度，极大降低了资源获取门槛。流量资源作为
一个敏感、显性指标，流量资源存量多的素人获得广大受众中的关注、点击、转发等，成为被高度
关注的网红，由此构建起以网红为中心的密集、复杂而又相互联通的关系网络，聚集流量资源，形
成 “第一次注意力资源获取”。网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具有强资源获取和占有能力，实
现数据快速上升以及流量资源深度集聚，并持续性强化和稳固这种能力，成为高网络位势群体，进
行 “第二次流量资源的巩固提升”。在物理世界中，网红将流量变现，通过线下开店、淘宝微商以
及社交电商等途径，获得实际的经济资源、教育资源以及政治资源，突破固有的阶层边界，完成
“第三次具象资源的转换”［１７］。因此，追逐网络中的注意力资源［１８］、信息资源［１９］、流量资源［２０］以及
数据资源和人工智能资源［２１］，以获得 “走红” “出圈”带来的高关注度是草根、素人打破阶层固
化，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方式。网红作为一种新的资源获取路径，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每多一次浏览，每增加一个点赞，每涨一个粉丝，都需要时间和过程。而草根到网
红的过程，实现了流量和数据资源的累积，提高了网络位势，进而获得了阶层突破的可能。流量资
源存量和流量资源结构决定了纵向流动的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稳定性，从而在复合空间中体现出竞
争优势，将这种优势持续性地转化为流量资源存量，以保持长久的高资源位势。即借助网络平台采
取非程序性的手段，获得网络关系中的活跃访客、粉丝量、阅读量、观看量、转发量以及点赞量等
流量资源，并将其转换为稳定的资源存量。当草根成为网红，他们便可以通过接广告、粉丝打赏、
电商、形象代言、影视演艺等方式变现，在内容创造中植入广告，进行软文宣传，销售商品吸引粉
丝购买，同时，他们也可以接受粉丝的虚拟礼物以及现金打赏，各种吸金方式带来的除了流量资源
的增加，还有实际的经济收入，至此，网红能够完成了个体经济能力、社会身份、政治地位以及文
化水平的翻盘与上升［２２］。流量资源位势的获取机理如图１所示。

网络位势

低网络位势 高网络位势

临界点

资源集聚

颜值 内容 互动 故事资源离散化

流量转移 流量吸收

流量存量

流量资源

图１　流量资源位势的获取机理

二、社会流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一）主观需求：劳动观念与价值理念转变后的网络位势追求
“一夜成名”是素人、草根的理想。互联网提供了底层素人变成顶级网红的可能性，承担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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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人头地、鲤鱼跳龙门的期待。素人草根无人气、无名气、影响低、价值小，急需一条从社会底
层突围的路径。相比于传统获得成名机会、实现人生理想的奋斗方式，网络走红作为一条捷径，提
供了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可以使素人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关注和曝光，得到短线内最大的经济利
润［２３］。“爆红”“出圈”使得网红被置于公众面前，刷足了存在感，满足体面、光鲜亮丽、小资等
年轻人面子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其活少、钱多、事少还轻松的工作需求。既能成名又能获利，诱
使越来越多的素人试图进网红这个名利场来分一勺羹。刘宇宁因一首 《讲真的》迅速在网络上走
红，网友被他的嗓音和高颜值吸引，被大众熟知后，各大晚会、综艺上都有他的身影，甚至出演热
播剧 《长歌行》。冯提莫从直播翻唱到出个人单曲，再到出专辑，成功地进入了乐坛，成为一名明
星歌手，甚至与顶级流量明星王一博同台献唱。并且，作为空巢青年，孤独是当代人面临的最大的
社会焦虑情绪，导致人们对生活的激情较低，社会活动主动性差，丧失了对现实生活参与感。而网
红动辄几千、几万、几百万的观看人数，满足扩圈、扩列的社交需求。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什么朋
友，但是虚拟空间中总会有 “粉丝”。他们从中获得支持理解、尊重、鼓励、赞赏以及亲密关系，
淡化了情感空洞带来的负面影响［２４］。在现实社会中社畜、社恐，可能在匿名的虚拟空间中成为精
分患者。主观需求的满足、自我认同的重构以及自我提高的追求促使越来越多的素人开始在虚拟空
间中发力，试图通过网络走红来实现网络位势的提升。

（二）环境特征：娱乐化资本化培植新阶层发展土壤
升学、就业、购房、生活、养老等引发了普遍的地位恐慌和情感焦虑，“９９６”“三胎”“丧偶式

婚姻”让诸多 “社畜”“打工人”产生压力爆棚的趋势［２５］。为了消解由于压力过大而带来的不可知
的风险，伴随着泛滥的压力而来的是娱乐的狂热追求。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范围、传播方式以及
传播渠道极大地改变了网友的心理诉求，作为大众文化的制作者、实践者和消费者，素人拥有完全
的自主权和使用权，在网络上充分利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精神抗争［２６］。网络成为网友摆脱现
实环境，获得放松感、自由感、独立感和掌控感的活动空间，泛娱乐化导致越来越多素人在互联网
上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寻求所谓的刺激和娱乐。《２０２０年中国网络经济年度洞察报告》显示，我
国互联网用户对各种社交ＡＰＰ的人均单日／单机单日平均有效使用时间高达２６０多分钟，单个互联
网用户对移动端上网设备的使用粘性大幅提升，个人对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注意力与时间的分配平均
上升了２小时左右，其中，移动端仍维持着以娱乐类 ＡＰＰ为更多使用时间分配对象的局面。网络
娱乐生活的炫目视像、多彩的活动、丰富的内容满足了网友自我放纵的快感，娱乐就成为其寻求压
力释放、情感慰藉以及精神放松的心理需求［２７］。虚拟空间人群的集聚、虚拟活动的盛行赋予虚拟
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虚拟身份的改变和网络位势的提高。诸多网红孵化公
司、ＭＣＮ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机构应运而生，对素人进行包装、增加曝光率，打造和开发
更多网红，抢夺受众的注意力和流量资源，不断注入资本使得网红现象泛化。

（三）技术基础：互联网再构虚拟社会与网络阶层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发展为人类活动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社会活动从物理空间移植并扩

大到虚拟空间中。虚拟社会实现脱域发展，为草根、素人等提供了跨越阶层和地域的网络对话的环
境，实现信息、注意力以及资源共享，为数据和流量资源的出现、发展和扩大提供基础环境。３Ｇ时
代卷起图文吸睛、各领风骚的浪潮，４Ｇ时代迎来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崛起，５Ｇ时代则
推动着短视频行业的迅速转型或升级。互联网驱动超高速网络环境的构建，实现了万物智能互联，５Ｇ
技术的高速率、低时延使得同步移动直播成为可能，信息交流更加便捷，大容量、低能耗极大扩展创
作空间［２８］。草根素人想要向受众传达的信息可以无压缩地全部呈现。大数据显著提高平台智能化水
平，助力平台的优化升级［２９］。各类智能设备不断更新和涌现，智能手机的功能性和便携性使随时随地
直播及观看直播成可能，这给素人提供了一个无时无刻可以和受众进行互动的机遇。可以说，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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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技术带来的智能终端发展为网红的传播在技术上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持。而网络平台的多元化进一步
降低了人们表达自我的门槛，每一个网友都能够获得虚拟空间的入场券，创造了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网
络生态，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形成了 “平台加持”＋ “网红共享”新业态。初期的ＢＢＳ论坛、博客，
到微博、微信、人人网、贴吧，豆瓣，再到现在的Ｂ站、抖音、快手、花椒等，展现形式从初始的文
字、静态图片到ｆｌａｓｈ、ｇｉｆ动图，再到现在的短视频和直播互动，逐渐衍生出不同的社交平台、短视
频平台、社区平台以及直播平台等，构建起素人活动的新基地。

三、社会流动的路径分析

位势的保持依赖资源的持续获得和稳定储存。互联网的复合空间的流量资源规模是有边界的，
流量在网民间流通，如何抢占网民的注意力资源，将流量资源优势传导到网络位势中，占据阶层优
势地位，实现阶层的自我强化成为草根逆袭的必由之路。

（一）颜值吸睛：身体路径下的形象呈现与视觉冲击
作为 “个人前台”，外貌将给他人最直接的视觉冲击和印象展示［３０］。网红的形象就好比是一张

名片，网红圈对颜值的要求相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在美女帅哥辈出的网络世界，一张有特色、高
颜值的面孔要更加有说服力。外观上的身体美学，是门槛最低的消费符号和意义层次，颜值比内涵
预先清楚明白地显露在眼前，网友可以直观地做出审美判断，由此从其外貌、气质上获得情感上的
满足［３１］。个人与社会双重建构出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巴等标准化的审美取向［３２］。网民
借助视觉包装、时尚装扮、广告宣传、网络臆造、市场策划以及精品展示等手法对个人颜值进行程
序化包装，放大自己符合社会大众审美的形象符码，通过视觉冲击、视觉引诱、视觉暗示以及视觉
绑架获取流量和关注，获得颜值 “霸权”，实现个人增值［３３］。在 “颜值即正义”的时代，颜值成为
吸引粉丝、捕捉关注、获取流量的重要指标。颜值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高颜值的网民晒自拍、晒身
材、晒生活都能在网络上掀起话题，引起热议。丁真作为 “公认的神颜”，凭借干净、淳朴、天然
的外在形象以及野性与粗砺的面孔迅速走红，成为 “新晋顶流”。他不仅仅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
展的 “形象大使”，更是以高原环保监督员的身份受邀出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公开活动，被邀做
以 “我和我的高原朋友”为主题的演讲，从 “山野小子”一跃成为社会正能量代表。

（二）内容吸粉：技术路径下的差异输出与精准深耕
日益增加的网民数量以及逐渐饱和的流量入口，使得虚拟空间秩序重建，优质内容、对口推荐

以及定制信息成为争夺网友注意力、提高关注度和曝光度、增加流量资源的新方向［３４］。技术赋权
的下沉激活了众多草根网红，然而互联网迭代迅速的年代，虽然降低了网红的技术准入门槛，同时
也增加了流量资源与网络注意力分配的受众群体，网友开始从无差别的网友中细化领域，精分内
容，涌现了一批将自己的专业、特长、喜好与社交媒体相结合的内容型网红，大众网红转变为圈层
网红［３５］。无论是Ｂ站鬼马少女、知乎精英人设、豆瓣文艺少年，还是微博追星粉、抖音戏精、快
手沙雕，无论是唱歌、跳舞、脱口秀还是美食、旅游、技能培训，他们依靠自己的创造力、想象
力、实践力以及意志力，从颜值取胜的审美疲劳中剥离出来［３６］，在专业特长基础上，精准选题、
精细制作、精美包装，以创意内容、优质作品和专业高度区别于其他同质化内容，打造核心竞争
力，进行流量吸引和储存。网友在精分的领域中投射自我个性，将自己和网红置于同一内容场域
中，流量粘性更大，将关注转化流量，带来巨大现实价值。ｐａｐｉ酱浓缩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经验、
性格特征、喜好特长以及社会关注和社会热点，以吐槽的形式和夸张的表演，表达自己的态度，成
功开启了内容创作的 “热门方向”，视频最高点击量高达１．２亿次，成为当时的流量之王［３７］。李子
柒自拍自导，从美食烹饪到文化遗产制作，通过田园牧歌的生活营造出古代归隐名士的静谧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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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她讲述中国故事，传递文化自信，火爆海外，拿下yｏｕｔｕｂｅ银牌奖，成为文化输出的标识。
（三）互动吸金：情感路径下的知觉在场与情感共鸣
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单向叙事模式的图文呈现和个体展示未能构建与网友共融的场域，直

播与媒介的联结打造了在场与互动的全新沟通形态［３８］。网友通过实时、实地播放自己购物、娱乐、

学习、运动、旅游以及烹饪、烘焙的过程，与观看者实时互动交流，在线回答观看者的问题，提供
相关建议，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营造社会临场感，满足其社交、娱乐、生活和学习需求，进而
产生关注、分享、传播、打赏、点赞以及购买等行为，为分享者成为网红积攒流量资源［３９］。直播
所带来的交互关系触发了日渐式微的人性与社交，社会压抑和情感交流得到即时疏解，为网友提供
了归属感、安全感、认同感以及参与感的时空场景和表达渠道［４０］。主播从中获得流量资源，受众
则获得亲密关系的体验和情感的满足，主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演变为 “有交换意义的产出要
素”［４１］。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与媒介形成了互融的复杂关系，主播消解了媒介的中介性，产生共同
在场的时空场景，消弭了与受众的网络距离，放大情感价值，更容易获得受众的关注，进而汇集流
量，进行流量资源出储存，从默默无名的小主播变成家喻户晓的网红主播，实现阶层跃升。作为直
播风口的第一人，李佳琦在线试３００多只口红色号，标志性的 “ｏｈ　ｍy　ｇｏｄ，买它买它买它”话语
套路强化同一时空属性，通过专业消费意见、高性价比产品建立与网友的亲密度，吸引４　０００多万
粉丝观看、收藏和购买，使其成为直播界独一无二的 “口红一哥”。

（四）故事建构：价值路径下的生活投射与现实连接
互联网加速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人们生活在追逐速度的竞赛之中，生产、生活、学习与娱乐都

呈现不同程度的加速。面对逐渐缩短的可控时间以及弥散的竞争压力，焦虑、倦怠成为社会基本的
情感表征，风景如画的自然风光、闲云野鹤的山居生活、宠物的接触性安慰、沉浸式的追剧娱乐成
为网友情感建构的新需求［４２］。一些网友的清闲惬意作为加速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将焦虑、不安、

空洞、孤独悬置，用慢节奏的生活环境构建现代社会的 “乌托邦”，打造岁月静好、安宁祥和的理
想生存境界，以维系自己的精神空间［４３］。即网红构建理想生活镜像，通过自己的日常起居，旅游
观景、宠物互动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故事。而网友基于对其线上生活的向往和认同，进而连接到自
己的生活，通过观看和沉浸式体验，将网红构建的闲适生活投射向自己本身，满足理想生活图景。
“养成系”“沉浸式”成为故事构建的主要手段。旅游博主房琪一年有３００天都在路上，通过Ｖｌｏｇ分
享日常生活、旅行记录及琐碎小事，完美构图、绝佳文案及后期剪辑展示 “诗和远方”，营造出网友
与她时空交错的感觉。８００万粉丝量助推其成为 “超级个体”。素人走红类型及代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素人走红类型及代表

类型一 代表人物 类型二 代表人物

颜值类网红 自然野性 丁真
车库蹦迪 温婉
武大校花黄灿灿
茶艺拍照半藏森林
世界之窗 甘望星
“蓝衣战神”一栗莎子
奶茶妹妹

内容类网红 搞笑才女ｐａｐｉ酱
文化传播 李子柒
手工耿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陈果
冯提莫
代古拉ｋ
韩甜甜

类型三 代表人物 类型四 代表人物

互动类网红 口红一哥 李佳琦
电竞大亨ＰＤＤ
服装测评Ｂｅｅ哥
密子君
大胃ｍｉｎｉ
是圆圆的

故事类网红 房琪
沙丁鱼自由行
回忆专用小马甲
老番茄
我是郭杰瑞
米粒 ＿Ｍｉ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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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流动的意义与作用

（一）社会结构调整与资源位势变化
新兴的网红群体影响资源分配方式、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由此带来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与社会各维度的变化。复合空间中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差异不同于现实社会，决定
网络位势的因素在形式上、载体上、类型上发生巨大改变，产生了与现实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以及
社会地位不同的分层形态［４４］。具象化资源的非均衡性与不平等的分配，决定了社会配置秩序，影
响社会地位结构与阶层准入机制。涌现的网红改变了资源类型，重塑社会结构。以往金字塔型的社
会结构，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均衡程度高，极易诱发社会冲突。然而虚拟空间为新型数据资源和
流量资源的出现提供发展空间，草根借助身体路径、情感路径、技术路径及功能路径，通过资源的
获取、累计和储存获得成为网红的资格和条件，实现了网络位势的提升和跃迁。据统计，抖音过万
的粉丝账号超过１５０万，其中，１万粉丝以上的账号１４０万个，１００万粉丝的账号５　３００个，１　０００
万粉丝的账号５６２个；微博上１万粉丝以上创作者规模达１３５．５万，１０万粉丝创作者规模达１４．１
万，１００万粉丝创作者规模达２．１万。快手各粉丝层级创作者占比及年增长率如表２所示。网红的
数量扩大以及跨越阶层促进了社会流动，也使得社会结构有了重新调整的机会和可能。网红的出现
不一定能改变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但他们的出现、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新的社会流动路径，网民有
了更多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机会，使得社会朝着橄榄型的阶层结构更进一步。

表２　快手各粉丝层级创作者占比及年增长率

粉丝层级 ２０１８．８—２０１９．７年不同层级创作者增长率 截至２０２０．７各粉丝层级创作者占比

１　０００万 ４６．９４％ １．９％
５００万～１　０００万 ９１．７６％ ６．６４％
３００万～５００万 １０１．６７％ １３．２７％
１００万～３００万 ７６．２７％ ４５．９７％
５０万～１００万 ５８．８４％ １３．７４％
１０万～５０万 ４４．２３％ １８．４８％

流量资源作为复合空间资源存在形式的表征，自适应出新的阶层分化机制［４５］。网友通过颜值、
内容、互动以及故事建构等，获得话题阅读量、互动讨论量、浏览量、弹幕量、评论量、搜索量、
明星粉丝增长量、相关提及量［４６］等流量资源指标，指标越高的所获得流量资源越多，在社会坐标
系中的位置也越高。无论是社会名人，还是素人草根，其复合空间的地位基于流量资源的获得和消
失。资源获取能力强的网友通过资源储存，成为高资源位势群体 （复合空间的上层群体），而资源
获取能力低的网友资源存量较低，只能成为下层群体，继续争取流量资源。

（二）去中心化：主导－服从关系的淡化和改变
互联网数据和信息在一个多层次的开放、弹性的网络中流动，构成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够进

行信息的发布、传播、再造和表达，每一个素人都是信息生产中心，也是信息传播不可或缺的链
条。他们既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接收者，多传播主体、多链条传播淡化了中心的
概念，即去中心化的表达得以实现［４７］。多节点、高度自治、自由链接以及弱控制是去中心化的属
性和特质［４８］。去中心化的表达结构对所有素人赋权，信息主体从个别群体扩展到每一个素人，边
缘性的群体得以发声。素人得到话语权，他们改变了过去接收信息、浏览资讯的被动局面，开启与
信息对话，反馈信息并且对信息生产或者再造，发布和传递信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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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的表达结构也改变了发布者和接收者的互动关系。传统互动关系遵循媒介发布信息，
控制信息内容，限制传播范围，接收者接收信息，浏览内容的自上而下的互动链条。信息发媒介处
于主导地位，发布什么内容、传递什么信息以及选择怎样的传递方式都是由媒介所决定和控制的。
而接收者只能被动地接收从上传递下来的信息，服从于传播链条上层。去中心化淡化了主导－服从
关系。每个网友都是信息源，都能够主导自身信息的发布、传递。每一个网友作为接收者，也能够
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筛选信息类型、信息传播路径以及信息传播范围，形成双向的传播链条。且
这个传播链条改变了以往媒介掌握权力、接收者服从安排的关系结构。给什么看什么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传播媒介反而成为服务者。为了吸引网友，就要按照他们的喜好、需求去改变和调整内容。
去中心化颠覆了媒介主导地位，放大了网友主体性地位，平等交流得以实现。

（三）现实与虚拟链接、互动与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与实践场域，虚拟社会是一种 “看不见”的交往空间。网民作为虚拟社

会的实践主体，构成了虚拟社会的微观行为基础。本质上，网民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在虚拟社会的数
字化与符号化存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借助互联网的 “脱域机制”，从地域性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
进驻到虚拟社会［４９］。网民在新的场域中从事虚拟经济交易、虚拟政治参与、虚拟文化创新以及虚
拟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５０］，以满足精神追求与物质需要。虚拟社会行为和实践活动必须通过网民
之间的社会互动、社会交往与社会联结才能够实现。
然而，虚拟社会并不是完全虚拟，有其现实基础，并与现实场域交互作用。虚拟社会作为一种

新的社会形态，交往主体、交往时空、交往基础都是现实的，本质上是从属于现实社会［５１］。或者
说，是现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或场域。虚拟社会的建构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与硬件支撑，而互联网发
展取决于现实社会技术的进步。作为个体，网民同样来自现实社会。他们借助互联网技术与工具，
进入新的实践场域。虽然角色、身份发生部分转变，仍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身
份。网民在虚拟社会上进行的社交、娱乐、购物、生活等活动，必须通过现实社会才能得以落实。
因此，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交互，相互影响，相互连接，彼此共生。

五、结论与展望

资源占有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主体间差距不断扩大，高位势群体与低位势群体之间分化，
阶层鸿沟不断拉大。换而言之，精英与草根在资源上的差距，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人们生
产、生活和思想认识领域制造差距。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和普及，改变了资源存在形式的同
时，也为草根阶层提供展示自我和合理发声的机会和平台，助推流量资源的转移和社会位势的改
变。互联网逆转了底层群体边缘化的趋势，给草根等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发声机会。在流量的加持
下，草根逆袭。借助网络平台，这些素人依赖颜值魅力与身材吸引、才艺的展示、知识贩卖与情商
共鸣以及日常的 “秀”与 “晒”获得浏览、关注、曝光和追随。伴随而来的是资源获取能力日益提
高，资源储量不断增加，资源位势越高的同时，社会阶层发生跃迁，社会地位发生了颠覆式的改
变。准确把握社会地位的数字化重构趋势，利用网络位势对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重塑作用，是改
变社会结构，实现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平等的新动力。因此，要充分发挥流量对社会新阶层的建构作
用，从而为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公平运行凝聚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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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y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y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y．
Ｋｅｙ　ｗoｒｄｓ：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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